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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经济（gig economy）概念的媒介化流行，让社会再次把目光聚焦到劳动形态上。说“再

次”，是因为早在工厂革命时代，人们就聚焦过岗位劳动形态。从那个时候起，各种观点的交锋

从未停止过，赞扬的与批判的交错演进，至今也不曾区分出高下。不过，无论如何争吵，工厂要

开工、工人要劳动的基本格局从未改变。即使有过各种形态的工潮或罢工，有过极左极右的社会

思潮，最后，工人依旧要回到工厂劳动。造成这一事实的根本缘由是，工业革命让工厂劳动成为

满足人类生活需求的基本劳动形态。

当下的争论或许是因为一个有趣的英文单词（gig），许多人认为零工劳动是数字时代的新形 

态。殊不知，零工劳动是人类劳动的原初形态。当然，在数字时代，零工劳动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与原始零工劳动比较，在劳动者自由意志、组织方式、报酬获取等维度观察，数字时代的零工劳

动与工业时代的岗位劳动一样，其内涵都具有革命性。①只是，工厂岗位劳动经过两百多年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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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不只获得货币报酬，还依然享有尊严是数字时代的难题，数字时代同时赋予个体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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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各方之间早已形成一些共识，力量平衡也已建立。而数字时代的零工劳动尚处在发展初期，

相关方的认知共识与利益平衡尚在建立之中，由此出现不同甚至极端观点，都非常正常。

同工厂革命时代相关方之间的争吵与磨合一样，数字时代正在发生一场改变人类命运的劳动

革命，参与是形成共识的前提，也是谋求社会福祉最大化改善的路径。而“躺平”，因暂时地退

出可能会延缓争论与磨合，却不会消除不同利益群体对数字劳动观点的分歧，也难以促进躺平目

标的实现。无论如何，动态的共识和平衡总会达成，从原始零工劳动到工厂岗位劳动，尽管劳动

属性发生了革命性改变，社会底线依然不变。数字时代有更加多样的劳动形态，零工劳动只是人

尽其力的一种方式，而社会底线则是清楚的和稳定的 ：人尽其力，当享尊严。

人尽其力 ：劳动形态的历史演化

劳动的社会意义在于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人作出贡献。在逻辑上，每个人如此，自己便

也因他人的贡献而获得了需求的满足，无论是什么需求。个体劳动与社会需求紧密关联。孔子讲

推己及人，为了自己的劳动享有尊严，个体以尊重他人的劳动为前提，劳动与尊严之间的关系从

此建立，对劳动的尊重让“勤劳”成为中国人崇尚的美德。个体劳动的社会性为劳动的商品性提

供了机会，劳动交换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之一。商品性的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从“以

劳易劳”“以劳易物”到“以劳易资”，商品形式的变化实则也是劳动属性的革命性变化。

“以劳易劳”在形式、内容、时空上都非常局限。个体的物理活动范围、能力维度和不同维

度能力大小等，都限制了劳动交换的形式、内容、数量与范围。游牧群体的规模和村寨的规模是

个体劳动可以触及的最大边界。在中国，个体用双脚走路在一天之内可以往返的半径，圈定了“以

劳易劳”的极限空间。事实上，在给定形式、内容和数量的前提下，如果再给定劳动时间，空间

范围会大大缩小。如果加上能力维度和大小的约束，“以劳易劳”便基本上局限在游牧群体内和

村寨之内，这个判断如今依然可以在现存的牧业和农业社会中获得验证。

“以劳易物”在形式、内容、时空上有了扩展，也有了转换。其中，最重要的转换是把曾经

自然发生的“易”变成了一种专门劳动。在传统劳动和新生交易的混杂场景中，施坚雅①的研究

表明，劳动者会汇集“易”的需求，在内容和空间上将范围扩展至村寨之外，村寨之间的交易活

动会形成一个蜂巢结构。形象地说，半径是牲口拉车在一天之内可以往返的范围。“以劳易物”

的出现不仅从劳动中衍生出“易”，也让传统劳动超出了“以劳易劳”的范围，使得村寨内需求

极少的劳获得了施展的空间和机会，让“劳”有了多样化的人尽其力的可能。

“以劳易资”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属性的本质，将劳动与对等劳动或对等物质分离，将劳

转换为货币报酬，让劳动成为可以进行普遍交易的商品。②

如果说传统劳动的商品性被掩藏在“以劳易劳”的“劳”和“以劳易物”的“物”中，掩藏在

局部和零星发生的“以劳易资”中的“劳”则是多样化的和灵活化的，工厂劳动就意味着劳动的革

命性转折。第一，它改变了传统劳动的零工形态，让劳动变成了岗位工作，劳动者不再具有自主支

配劳动的灵活性。第二，它改变了传统劳动的初始属性，即依靠劳动者的自然能力，让劳动变成了

专门化岗位技能的实现形式，劳动者不再具有自在支配劳动的多样性。第三，它改变了传统劳动的

时空配置，让劳动变成了固定时空的肢体和脑力活动，劳动者不再具有自由支配劳动的随意性。第四，

也是最重要的，它把劳动产出标准化，再商品化，进而市场化，让劳动因自主、自在、自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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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获得的尊严转附于货币化的劳动报酬。

概言之，工厂劳动的革命性在于让传统劳动的零工性失效，劳动不再是人尽其力的社会选择，

而是满足岗位需要的市场竞争，劳动也从最初的因贡献而获得尊严，异化为因报酬而支配尊严。

马克思批判的正是资本支配的工业化生产对劳动价值和意义的异化。

以劳动市场化为特征的工厂革命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对人类的社会生活而言也是革命性的。

如工业化需要标准化的劳动力，于是催生了现代教育体系 ；工业化需要劳动力聚集，于是催生了

现代城市体系 ；工业化的产品需要拓展市场，于是催生了现代贸易体系和供应链，等等。劳动市

场化的社会意义还在于，让劳动者曾经人尽其力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一方面，个体的劳

动能力和劳动供给不再是村寨或牧场人皆共知的公共信息，而是变成了只有自己和身边人了解的

私有信息，劳动能力信息的公共供给性消失，意味着人尽其力的机会消失。另一方面，社会的劳

动需求不再是村寨或牧场可以口耳相传的公共信息，而是变成了市场供需的商品信息，劳动需求

信息的公共需求性消失，让劳动变成了一种市场机会，人们需要去找工作，也意味着“人尽其力”

丧失了供需自然匹配的机会。因此，工业化带来的劳动异化还包括劳动环境的异化。

“三自劳动”：数字技术赋能“人尽其力”

劳动供给和需求的断裂以及供需信息的商品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后果，也是工厂化

革命给“人尽其力”带来的社会障碍。劳动力市场的兴起只为工厂化劳动的供需对接提供了机会，

却没有给零工劳动供需的对接留有余地。在工厂劳动革命的历史洪流中，零工劳动被滚滚而来的

劳动力市场淹没。曾经“人尽其力”的劳动尊严被劳动力市场遗忘，上班和退休成为个体一生聚

焦的两个时空节点，丰富的个体劳动能力和贡献机会在两个时空节点外被动地变成无足轻重的社

会性剩余，人的尊严在进入工作时空前不曾获得，在退休之后随之失去。如果只看短期历史，我

们会把工厂化劳动这一革命性改变理解为历史的进步和不可避免的社会代价。但是只要稍稍延展

一段历史便可以发现，数字时代给了我们另一个更加人性也更加温暖的可能。

如果说劳动工厂化的革命内涵是把劳动者用市场价格纳入组织，以有限时间为单位组织劳动，

那么，数字时代的零工劳动则是在工厂化之外让劳动重归个体性自主、自在、自由。在此，实现 

“三自”的不仅是个体劳动意志，还有劳动选择的时空和形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自劳动”

的实现不再基于有限时空的社会共识，不再源于村寨牧场的公共信息和供需匹配，而是源自数字

技术对劳动供给与需求的汇聚与高效匹配。人们或许认为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生产是数字时代

的新生劳动，如编写代码。不过，对新生劳动的组织仍然没有超出工厂化劳动和零工劳动这两种

基本形态。因此，在劳动组织的意义上，新生劳动并不值得特别关注，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数字技

术的运用激活了工厂化劳动时代被掩藏甚至掩埋的劳动机会。

第一，运用数字技术将供需信息汇聚进行优化匹配，让无法通过时空移动参与劳动的人口实

现在地劳动，哪怕是最简单的劳动，都可以贡献于物质的跨时空流动，实现人尽其力。一个典型

的例子是，女性梳理头发的能力是在个体成长中养成的，可在工厂化劳动时代，只有满足时空移

动和技能考核要求的劳动者才有机会进入假发工厂从事岗位劳动。而供需信息的数字化汇集和匹

配可以让跨境电商的生产本地化，使村寨的老弱病残劳动人口也能获得“人尽其力”的机会。在

逻辑上，将供需信息进行数字化汇聚与匹配形成的是从最简单劳动到最复杂劳动的机会谱。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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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厂化劳动，还是以劳动市场形式回归的零工劳动均陈列于机会谱之中。在苹果公司大大的圆

形办公楼里写代码是劳动，95 岁的老年妇女在自家梳理头发也是劳动，两者都是贡献于社会的劳动。

第二，运用数字技术将供需信息和实物汇聚进行优化匹配，让通过时空移动参与劳动的人可

以随时随地劳动，哪怕一天只有短时、近距离的劳动，也能贡献于物质流动，实现人尽其力。一

个典型的例子是快递业的迅速崛起。快递小哥可以是全职劳动者，也可以是分时劳动者 ；可以是

跨空间劳动者，也可以是给定空间的劳动者。开货运飞机是劳动，穿梭于大街小巷送餐是劳动，

下班了想去开网约车也是劳动。时空的灵活性定义了劳动的灵活性，使差异性劳动能力都有机会

获得匹配，给零工劳动回归“三自”和实现“人尽其力”提供了充分选择。当然数字时代的零工

劳动与工厂化劳动之前的零工劳动在形式上已然有了本质区别，是崭新的“人尽其力”。

其崭新性在于，传统的零工劳动和人尽其力是熟人社会的、人际信息分享与匹配的 ；数字

时代的零工劳动和人尽其力则是陌生人社会的、数字信息汇聚与优化匹配的，是市场化的和数

字赋能的。其实，在这些形式上的本质差异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两种零工经济劳动属性的

本质统一。也就是说，传统与数字时代的零工劳动和“人尽其力”都是基于个体自由意志的自主、

自在、自由的劳动，可以不再像工厂化劳动那样受时空和技能等门槛条件的约束和限制。

当然，数字技术不只是为劳动者赋能，也是为劳动组织者赋能。数字时代零工劳动的发展是

因为数字平台企业①的发展，数字企业的发展则得益于数字技术对数据的汇聚与运用，人们也因

此对数据获得了新的认识，将其作为第四类生产要素。数字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还催生了类似

于工厂与岗位劳动的新型劳动关系。数字平台与数字劳动的关系非常复杂，不是因为数字平台复

杂，而是因为数字劳动复杂。如果回头去观察工业时代，工厂形态多种多样，岗位劳动却千篇一律，

即必须在岗位上从事有技能门槛的劳动。它只是人类劳动形态的一部分，也因此推动了劳动的异

化。可见，数字劳动可以从自然劳动（如梳理头发）一直延展到极致——创新性劳动，可以覆盖

整个人类劳动，每一种劳动都与数字平台企业有关。

在如此复杂的劳动关系生态中，从积极视角阐述劳动的赋能容易，从批判视角捕捉劳动的剥

削也容易。可是，仅有这些并不能帮助我们推动劳动关系朝着社会福祉最大化的方向发展，还需

要挖掘数字技术如何对劳动最大化赋能。“劳有所得”是市场法则。对社会而言，劳动的收获不

应止于获取货币收益，更大的收获或真正的收益在于让劳动者在劳动中获得尊严。比如，偏远乡

村的一位五保户，从前坐在家里等补贴过日子，如今通过梳头劳动每天可以获得几十元的收入，

自己能拿出钱来给村里的小朋友买零食、买作业本，哪一种生活更有尊严？答案不言而喻。从向

社会索取，依赖于社会生存，到给社会作贡献、实现自立，无论年龄、性别、技能，劳动让人有

机会自立，从自立中建立自信，因自信享有尊严，这才是亘古不变的劳动意义。而提供劳动机会，

让人们都有机会参加劳动，正是数字时代社会发展最大的积极面向。

劳动的尊严 ：数字时代不变的难题

从“以劳易劳”到“以劳易资”的历史发展，蕴涵着劳动的两个约束条件 ：第一，个体的劳动属性，

即劳动研究中常说的技能 ；第二，社会的技能需求。在给定时空条件下，理论上社会对某一劳动技

能的需求是一定的。换言之，“人尽其力”是社会对个体劳动技能需求的函数。劳动的尊严来自社

会的需求和面向社会的劳动。在不同历史阶段，两个条件对劳动的约束方式有着本质差异。

① 邱泽奇：《数

字平台企业的组

织特征与治理创

新方向》，《人民

论坛·学术前沿》

2021 年第2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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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劳易劳”和“以劳易物”是有限时空个体的“三自劳动”，原始零工劳动完全嵌入在对劳

动有着充分共识的社会环境中，形象地说，即孔子讲的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劳动的尊严从社会共识中来，社会对劳动技能的需求也是对人的劳动需求，技能的社

会意义以人的社会意义为依归。

“以劳易资”则是在无限时空展开的有限劳动。无限时空是指工业时代提供了劳动力在人类

范围内流动的机会，有限劳动指岗位劳动是个体被动选择的、以岗位技能资质为标准的劳动，不

是曾经的“三自劳动”。一方面，劳动和时空的差异性让劳动的社会环境千差万别，推己及人失

去了应用的社会环境，劳动尊严被迫从社会共识转向市场竞争。换句话说，人的尊严是在市场竞

争中由劳动价格赋予的，不再是劳动的社会性赋予的。另一方面，劳动技能与人分离，岗位劳动

的标准是技能而不是社会性的人。人的尊严在岗位劳动里没有载体，转向市场竞争的尊严等于失

去了人的尊严的载体。这让我们想到了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社会理性化的讨论，他认为现代社会

的发展可以用理性化的程度来衡量 ；①同时也让我们回想起著名的霍桑实验，②让我们进一步理解

为什么在工厂车间会出现与生产无关的人际非正式群体。在劳动尊严的逻辑上，非正式群体可以

被视为岗位劳动环境里安放人性的一种场景化解决方案。

“以劳易资”意味着在两百多年岗位劳动的发展中，市场完全放弃了传统社会劳动中的人性

诉求，逐步形成了针对岗位技能的市场竞争共识。在这个共识中，劳动力市场聚焦于劳动者的劳

动技能而无视人对尊严的诉求，形成了与尊严无关的报酬体系，使对劳动的尊重与对岗位的报酬

分离，进而让尊严被劳动报酬彻底掩埋。

而数字技术赋能可以解决零工劳动者对劳动机会的诉求，并且实现机会普惠。与传统劳动在本质

上不同的是，理论上数字零工劳动依然是基于岗位需求的劳动。数字技术对零工劳动的赋能在于为差

异化的劳动者提供需求数据的汇聚和优化匹配。要实现有效率的匹配，数字平台企业要把需求数据岗

位化。如果说工厂劳动的岗位化是生产或服务的岗位化，工厂规模和范围的有限性导致岗位技能类型

和标准的有限性，那么，与工厂劳动的岗位化不同，数字零工劳动的岗位化是离散性生产或服务的岗

位化，以线上销售或数字社交为例，由此触发的岗位劳动形成的是一个岗位生态：向上游可推及原材

料的获取，如老人梳理头发；向下游可推及售后服务甚至弃用后的生态化处理。如此宽泛的岗位生态，

对技能的需求几近覆盖人类劳动能力的自然谱系，给拥有不同技能包括自然技能的劳动者带来“人尽

其力”的普惠机会。数字技术不仅激活了被工厂劳动革命掩埋的机会，还创造了无数新的机会。

可是，数字技术赋能同样无法直接解决劳动者对劳动尊严的诉求。初始的原因是，自工厂革

命以来，人类无法回归熟人社会，也难以通过与熟人日积月累的相识相处而获得熟人社会的认可。

生活在陌生人社会成为每个人当下必须具备的生存能力，而如何从陌生人中获得劳动的尊严则成

为一道历史难题！人与人之间看似人格平等，却没有熟人社会相视一笑的轻松与温暖。无论是岗

位劳动还是零工劳动，看似报酬不菲，却没有熟人社会相互谦让的自得与成就。数字时代的劳动

依然只是获得报酬的手段，岗位劳动与零工劳动皆如此，而非获得尊严的场景。显然，让劳动不

只获得货币报酬还享有尊严，不只是劳动形态的革命性变革难题，更是时代的难题。

寻求尊严 : 数字劳动的行动逻辑

就像工厂时代劳动者寻求劳动尊严一样，数字时代劳动者也寻求劳动尊严。从社会发展的立

①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第

1 卷，阎克文译，

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0 年。

② 乔治·梅 奥：

《霍桑实验：为什

么物质激励不总

是有效的》，项文

辉译，上海：立

信 会 计出版 社，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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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出发，人们当然不希望看到 19 世纪那样风起云涌的、激烈的工人运动，那会耗费巨量的社会成 

本，不是社会福祉最优的选择。数字时代人类应该有更加理性的、智慧的问题解决的工具箱。

如果说传统的劳动尊严是劳动者的“三自”，工厂时代的劳动尊严是“岗位劳动的人性化和

劳动报酬的公平性”，那么，在给定劳动机会普惠的前提下，数字时代劳动便暗含了“两类社会

行动者的三个行动逻辑”。两类社会行动者即个体劳动者和数字平台企业 ；三个行动逻辑即劳动

者劳动选择的逻辑，岗位劳动人性化的逻辑，劳动报酬公平性的逻辑。

个体劳动者的数字劳动内嵌着两类劳动 ：一是满足“三自”原则的零工劳动，二是依然具有

工厂劳动属性的岗位劳动。零工劳动者的劳动选择逻辑可以表述为以自我能力和时空为约束的劳

动选择，给定劳动机会的普惠性，劳动者只要愿意，便有机会参与劳动，劳动者再次实现了自主

支配劳动的灵活性 ；劳动也不再是岗位对劳动者技能的选择，劳动者依靠自我的自然能力，经由

数字平台企业精准匹配获得自在支配劳动的多样性 ；零工劳动以数字形态回归，便证明劳动可以

不受固定时空的约束，劳动者重新拥有自由支配劳动的随意性。概言之，在零工劳动中，劳动者

重新获得支配劳动的自主、自在、自由。

与此同时，数字劳动也面向个体劳动者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劳动参与。如果说工业时代

因为劳动技能的选择性带来了劳动机会的有限性，那么，数字时代不再有劳动技能的约束，也就

没有了劳动机会的限制，让每个合法劳动者参与劳动不再受市场竞争的约束，社会便有责任推动

劳动者参与劳动。也因此，倡导劳动光荣成为数字时代重塑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现代形态的时代命

题，而躺平显然不是获得尊严的姿态。

岗位劳动的人性化意味着劳动者在“三自”之外另有诉求，如实现对工厂劳动环境的优化。

数字平台企业的劳动环境已经不再是流水线生产的耗时耗力劳动，更多的是创新性劳动，也不再

受劳动场所和劳动时间的限制，劳动的弹性似乎是在最大限度地尊重劳动者的人性。当然，如此

尊重并非完全是数字平台企业的良心发现，也是岗位劳动属性变迁使然，即耗时耗力不利于达成

生产目标，倒是人性化更有利于提高生产绩效。其实，社会只看到了数字平台企业“996”的一面，

在“996”的背后是自主、自在、自由的岗位劳动安排，以及生活化的甚至娱乐化的工作环境。当然，

企业不是慈善机构，企业的诉求依然是绩效最大化。因此，藏在人性化环境背后的是数字汇聚对

劳动绩效的精准考核，类似 KPI 这样的指标便成为每一位数字平台企业员工的魔咒。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劳动尊严以报酬公平性为依归，则数字时代并没有新的机制替代市场化法

则，数字时代也是市场时代。如果说工厂时代的行业差异、产业差异带来实现报酬公平性的困境，

一家企业的努力不足以实现对报酬公平性的改善，那么，数字平台企业涉及的人群规模、运用数

据获得的精准触达能力以及掌握的财富，则可能使企业有机会在追求效率的同时达成报酬分配的

公平，甚至报酬分配公平性可以像产品价格一样成为市场竞争的新标的。

当然，实现有效率的公平显然不是企业单方可以达成的目标，因为，公平是人的感受，是劳

动尊严的一部分，需要劳动者的共同参与才有机会共同追求和实现。

简言之，人总是需要尊严的，在中国文化里，勤劳是人尽其力的实践形态，是尊严的来源。

在不同时代，勤劳的内涵不同，尊严的获取路径也不相同。尽管如此，依然有一个亘古不变的共

同点 ：躺平绝不是获得人之尊严的路径，而劳动的尊严也是“不躺平”的逻辑前提。

编辑　李　梅　张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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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constantly sampling from classical 
resources and traditional societies. In related films and literatures, metaverse has become a concentration 
of gaming, cinematic and musical nostalgia, reflecting the inte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power while implying potential risks of governance in virtual worlds.
Keywords: metaverse; games; digital community; political order; risk of governance

“Lying Flat”: An Alternative Posture to Resist Deep Alienation
Ma Zhonghong

Abstract: “Lying flat” is a result of accelerating society and time system to constantly drive out 
individuals, also it has woken life experience and autonomy, and led to the rupture between life and the 
world, which causing deep self-alienation. As a symptom of culture, “lying flat” manifests itself in the 
modern diseases such as anxiety, fear, depression, and self-doubt that brought by the acceleration of 
society. The time system is designed into every link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emerging technology 
companies make use of technology and human weakness for profit, who digitize life and alienate people 
into machines. Meanwhile, though human’s consumption desire is being stimulated unlimitedly, the 
real happiness of consumption is being replaced by the false happiness that created by shopping, thus 
accelerating the alienation between people and things. Moreover, this acceleration puts many aspects of 
society out of sync, and couch potatoes experience a strong sense of deprivation in cognition and truth. 
“Lying flat” means deceleration of society, and the different postures of “lying flat” show differentiated 
strategies of diverse groups to deal with acceleration of society.
Keywords: lying flat; acceleration society; deep alienation; cultural symptom; deceler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Logic: Why Does “ Lying Flat” Exis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erton’s Social Anomie Theory 

Wang Yuwen & Wang Maofu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phenomenon of “lying flat” of the young people is complex and can not be 
general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rton’s social anomie theory, this complexit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ideal types: resistance type, ritual type and swing type. These three types are different in 
microscopic mechanism, stratum basis, diffusion logic and individual expression form. At present, the 
widespread occurrence of “lying flat” among Chinese youth is the result of different types of cross class 
diffusion. This also makes “lying flat” obtain cross class resonance, which may lead to the digestion of 
mainstream moral discourse to a certain extent.
Keywords: lying down; youth group; social anomie; class type; occurrence logic; sense of worth

Labor and Dignity
——The Logical Premise of “Not Lying Flat” in the Digital Age

Qiu Zeqi
Abstract: From “labor for labor”, “labor for goods” to “labor for capital”, the attribute of labor has 
undergone revolutionary changes. In the digital age, there are more diverse forms of labor, and gig labor 
is only a way for people to do their best. Providing labor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to participate is the 
biggest positive aspect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age. The gig jobs in the digital age enable 
workers to regain the autonomy and freedom to dominate their labor. In Chinese culture, diligence is 
the practice form of people doing their best and the source of dignity. is a difficult problem in the digital 
age to not only let labor get monetary reward, but also let labor enjoy dignity. In the digital age,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both individual workers and digital platform enterprises the tools to obtain dignity. At 
the same time, advocating labor glory is also the proposition of the digital age. Lying flat is by no means 
the path to dignity. Of course, the dignity of labor is also the logical premise of not lying flat.
Keywords: casual economy; gig jobs; digital technology; do one’s best; labor dignity

On the Real Right of Blockchain Digital Assets
Si Xiao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various blockchain native 
digital assets such as crypto currency and NFT come into existence. However, contrary to its bright 
future, current Chinese law says little about its nature as property, and current judicial practice is unable 


